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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浪子貪賭蕩產，賢女守節安貧。才生孝子換門庭，一段奇緣天定。　　桂芳林，納溪人也，家小康，幼聰明，事親亦孝。父母

早故，娶妻施氏。後為匪友所誘，流於賭博，不務正業，看看家中緊促。其妻乃大家人女，賢淑勤儉，見夫愛賭，時常諫勸。芳林

面從心違，後因賭債追逼，竟將溝上田地出賣，及施氏聞知，而當押已招楚矣。又見剩錢無幾，心中憂慮，只得辦些酒菜陪夫共

飲，邊吃邊勸道：

　　今日裡夫妻把酒飲，有一言望夫仔細聽。

　　想夫君出世人聰敏，受父母家業有千金。

　　方境中人人皆尊敬，就該要立志把家興。

　　為甚麼要入迷魂陣，貪賭博在外胡亂行？

　　論賭博其害多得很，夫然何全然不思存？

　　一則來勞心把神損；二則來蕩業把家傾；

　　三則來常與匪人近；四則來惹禍受官刑。

　　聰明人貪賭成下品，發財人貪賭必受貧；

　　手藝人貪賭無人請，讀書人貪賭誤功名。

　　想夫君被賭迷心性，妻勸你說本千字文。

　　誰知夫全然不肯信，輸濫了地方送別人。

　　論溝上田肥土亦潤，夫賣了如何忍得心？

　　到此時該也知弊病，利與害該也看分明。

　　倘此時執迷猶未醒，這家業定然不久存。

　　到老來莫得煞擱進，身死後何顏見雙親？

　　妻願你從茲快猛省，戒賭博在家苦耕耘。

　　兩夫妻發憤把錢掙，也免得旁人指背心。

　　祖宗爺陰靈多喜幸，使夫妻生予換門庭。

　　芳林聽了，大怒曰：「我男子漢難道要你婦人教訓嗎？說得老子火冒，連人都要賣了！」施氏見夫發怒，恐失和氣，便不做

聲。不上幾月，業價輸完，又將自種田土盡行押佃，把妻子衣飾拿去當錢。施氏不敢開腔，只有哭泣而已。從此親戚厭惡，撥借不

來，時常斷頓，多得施氏晝夜勤紡，以謀升合。

　　賭場見芳林無錢，不准伸手，芳林每日旁觀，甚是垂涎。有匪友問曰：「桂兄，何以不賭？」芳林告以不便。匪友曰：」常言

『不怕輸得苦，就怕斷了賭』。就打主意，也要把場伙圓起，才能翻梢。」芳林曰：「田土器具當賣已盡，別無主意。」匪友曰：

「我有一計甚好。」芳林問：「何計？」匪友曰：「我看尊嫂年輕貌美，若拿來改嫁，可得大財喜。」芳林曰：「我妻極賢，況是

父母所定，豈可改嫁？」匪友曰：「你怎不知通權？常言『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』。只要有錢翻了梢，那時美姬越女

都有，豈稀罕他一個殘貨！」芳林雖不言，心甚然之，回家氣衝衝的說曰：「你這賤人！老子要把你嫁了！」施氏曰：「夫君何出

此言？」芳林曰：「家貧無食，不嫁大家拿來餓死嗎？」施氏曰：「夫雖貧困，妻卻無怨。況女子之道，從一而終，就餓死也不另

嫁失節！」芳林曰：「夫要妻嫁，由你不依嗎？」即與匪友說，請他為媒，令人看親，議定財禮四十串，人錢兩交。

　　施氏聽得大哭，想到急處，見夫出門，即去自縊。幸得鄰婦乞火，見喊不應，進房看著，急忙解下，問曰：「桂大嫂為何事如

此性急？」施氏告知其故。鄰婦曰：「我看你夫主行霉運，似非白頭之侶，另嫁亦是常情，何必尋死？」施氏曰：「烈女不嫁二

夫，豈可偷生，壞名失節？」鄰婦曰：「改嫁非出本心，何為失節？夫要嫁你，允之則是順夫。你若如此輕生，誰知你是殉節？」

施氏不語。鄰婦再三相勸，施氏歎曰：「罷了，這也是我的命！」及接親人至，施氏辭夫，見衣褲襤褸，便曰：「你的褲子已爛，

我今去了，無人洗補，何不與我掉換，也可多穿兩年。」芳林聽得，忽然天良發現，想：「我敗家生業，賣他衣飾，不惟不怨，此

時還死心為我。以此看來，實禽獸不如！」施氏見夫不語，再三喊換，芳林曰：「我賣盡你的嫁奩，今只剩一褲子還要讓我，是何

意思？」施氏泣曰：「為妻改嫁也是順夫，乃無可如何耳，豈能忘恩絕義哉！」芳林曰：「這樣說來，我不嫁你了。從今聽妻之

言，把賭戒了；倘若再犯，甘遭雷火！還望我妻寬恕。」施氏叩頭曰：「若然，夫即妻之大恩人也！」芳林出外告友曰：「我不嫁

了！」匪友吵曰：「放你的屁！婚姻田土當戲玩麼？那是不依你的！」芳林曰：「你誘我賭錢，使我賣產當物，今又教我嫁妻，幸

我改悔得早，不至嫁成。你還不依嗎？我要與你拚命！」

　　二人正在吵鬧，正逢縣官驗屍回來，便問何事。施氏跪稟其由，匪友忙來抵曰：「他夫心願，請我為媒，今已得錢，他就不嫁

了，望大老爺作主！」官問：「討親人出了多少錢？」答：「出了四串交頭過與媒人。」官問近鄰，皆言未得他錢，說是人錢兩

交。官即把匪友掌嘴一百，鎖押退錢；又罵討親人曰：「你不該破人婚姻，本縣罰你四串錢，賞與節婦。」討親人遵判，官把錢追

出，交施氏而去。

　　再說施氏得錢，夫妻發憤做活，開荒耕種，次年生子，取名香遠。夫妻歡喜，慇懃撫養。至五歲時，芳林偶得一病，十分沉

重，施氏朝夕服侍，醫藥不效，數日而死，母子痛哭一場。安埋已畢，施氏紡績盤兒，兼之香遠生來知孝，不假教訓，每日撿柴掉

米，煮粥熬湯尚不能敷。香遠見食若少便忍口不吃，施氏恐子餓壞亦推以哺子，母子互相推讓，每至泣下。

　　香遠至十二歲，其母痰火炎上，雙目疼痛，少錢醫治，拖成瞽目；又兼年旱無收，香遠無奈，只得討口奉母。其母久病，心中

嘈雜，若無油葷，遂站不穩，思吃酒肉，無人打發。香遠辦之不來，時常仰天痛哭。見一老丐，所得酒肉極多，香遠問故不答，便

與拜門，懇祈指示。老丐曰：「如今乞食專討不行，要兼唱歌人才喜歡，又可勸人，故能得酒食。」於是教他一些勸世歌文，與他

制幅「蓮花鬧」。香遠聰明，一教便會，乃上街叫化。他聲音又好，人肯打發，日得酒肉極多，香遠不勝歡喜，越唱得有興。一

日，來至一處，房美樹多，方至門首，內面吵□，側耳一聽，才是弟兄角孽，父母憂得喊天叫地，遂大聲唱道：
　　人生在塵世上要明道理，切不可辜負了一張人皮。

　　要想你這身子從何而起，父之精母之血才有生機。

　　在懷中十個月方才下地，勤乳哺與懷抱當作珍奇。

　　換裙片洗屎尿臭得無比，兒睡乾母睡濕問寒體饑。

　　凡痘麻與關煞時則經理，待媒妁結婚姻費盡心機。

　　把兒子撫得來強身壯力，把父母累得來瘦面黃皮。

　　到此時年紀老氣血棄矣，要兒媳來孝順朝夕不離。

　　那知道把父母全不提起，只圖你兩口兒飽食暖衣。

　　每日裡對父母把臉誦起，親吩咐將惡言把他抵敵。

　　甚至有聽妻言便把親棄，比二老當路人都不如些。



　　將父母憂得來喊天叫地，你心中又還有那些安逸？

　　並不想受雙親德恩萬億，逆父母全不怕赫赫神祗？

　　倘一朝報應到就不饒你，一炸雷打得你身似烏泥！

　　到陰司罪受滿身為獸體，為甚麼你全不孝順媽爹？

　　老天爺見孝子極是歡喜，定然要保佑你百事大吉。

　　屋內的人聽了，也不吵鬧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好像不好意思的樣。一老姆提壺酒，端碗飯，面上放幾塊臘肉，出來打發，說

道：「你唱得好，還有勸弟兄的麼？」香遠曰：「有□。」復又唱道：
　　論兄弟原本是同天共地，好似那手與足兩不相離。

　　幼小時騎竹馬親愛無比，兄在前弟在後行坐相依。

　　長大了知識開氣拘物蔽，把良心放背後天性自漓。

　　兄尖滑把小弟全不介意，弟能幹把長兄十分相欺。

　　兄者家在一邊餘私落己，弟買物暗地裡就摸沛泥。

　　兄若是有人清弟不服氣，弟裁件好衣服兄又不依。

　　為家業銀子錢房廊田地，深恐怕那一個占了便宜。

　　為妻兒爭強弱油鹽柴米，吵得來龍神爺都不安逸。

　　為哥者總想要估住兄弟，些小事不是打便是足踢。

　　為弟者全不把哥哥尊禮，一開腔不罵娘便是罵爹。

　　父母勸就說是愛此嫌彼，那管他憂得來珠淚雙滴。

　　又非是牛馬輩全不知理，為甚麼把孝弟全不講習？

　　也不怕鄉黨中有人滋議，又不怕旁邊人指你背脊？

　　能和睦自然有無窮利益，兄則友弟則恭雍雍熙熙。

　　勸世人快回頭改了脾氣，人也興財也發福壽齊眉！

　　唱畢，只見屋內二少年出來，一提升米，一拿串錢與香遠，曰：「我們的加官被你跳盡了，我們如今曉得，你莫唱了。」老姆

切方臘肉出來，問曰：「你這告化兒倒還會唱，還有勸妯娌的麼？」香遠接肉曰：「只要你老人家酒肉多，我是啥都有！」於是又

唱道：

　　提妯娌前世修原非容易，到今世方能夠共住同棲。

　　雖然是異姓人合為一起，同鍋碗同恩難何等親誼！

　　切不可起私心見利忘義，些小事妯娌們吵鬧不息。

　　有一等嫂尖巧愛使奸計，逞人材恃嫁貲把人相欺。

　　有一等娣潑烈為人小氣，沾看了他就要打東鮸西。

　　論強弱分彼此我不服你，為私房爭兒女兩相猜疑。

　　到晚來做呈詞枕邊投遞，刁丈夫分家業費盡心機。

　　嫂說娣有幾回他在罵你，娣說嫂暗地裡愛偷東西。

　　告准了催呈詞心中得意，告不准貓兒尿哭哭啼啼。

　　到一堆說空話指張說李，你傷言我傷語扯狗罵雞。

　　倘若是紅了臉各掖家底，挨近前打一架抓臉撕皮。

　　一個要投娘家請人面理，一個說不要命懸樑投溪。

　　憂得那二公婆吞聲忍氣，害弟兄一個個各把心離。

　　好家業從此時往下敗矣，身死後坐地獄永無出期！

　　就此時快栽培回心特意，大齊家敦和睦忍些讓些。

　　惟和氣能致祥上天甚喜，保佑你生貴子加官進級。

　　原來此家極富，二子不孝，二媳不和，刁撥弟兄時常吵鬧。今聽歌文，不覺天良發現，心中自悔。大媳曰：「我們作何事，如

今被告化子恥笑，好不羞人！」次媳曰：「我們從此改悔，大家和氣，莫憂公婆，看死後少些罪麼？」於是：各選些衣服、鞋襪，

請母拿出打發。老姆大喜，叫他二回又來唱。香遠從此唱歌乞食，倒還快樂。

　　過了幾年，藍大順造反，人皆逃竄，各顧性命。香遠背母向山僻處乞討，把母安放巖洞。那知此時人口稀少，越過對山，見大

樹下睡一乞婆，口中呻喚，痰鳴氣吼。香遠惻然，不由想：「他睡此，豈免虎狼之災？我不如背回奉養，一可救他性命，二可與母

作伴，豈非兩全？」於是把乞婆的沙鍋背篼一併背回，對母說明。母曰：「救人性命，陰功極大，快背進洞來。」香遠背進，桂母

問他，不知答話。香遠曰：「定是得病，待我去尋些草藥他吃。」說罷而去。桂母出洞，對日梳頭，忽聽對山有人喊曰：「那個把

我媽偷去了？那個莫良心的偷起我的媽，在那裡藏了？」邊走邊喊，不久來至洞前。掛母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連媽都失了？」

其人答曰：「我是遠方來的，媽得重病，我去撿藥，轉來就不見了。若被虎吃，又無血跡，連背篼也不見，老媽媽可曾看見麼？」

桂母曰：「我是瞎子，怎能看見？我兒撿得一個乞婆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你不要來打冒雜。」其人曰：「老媽媽說話笑人，那有打冒

雜當兒之理？」遂進洞中看曰：「果是我媽，可憐病得這個樣兒了！」桂母曰：「我兒怕他被虎所食，因此背回，尋藥調治。」其

人曰：「多感令郎之德，請來待我拜謝。」正說間，香遠回洞，二人見禮。看此人不過十六七歲，身雖襤褸，貌極清秀。其人慌忙

熬藥與母吃了，看看病好。桂母問其來歷，老姆曰：「我夫姓史，係湖南湘鄉人，因長毛賊作亂，帶兒香元逃難到此，忽得重病。

多承你母子看照，感德不了！」

　　香遠見香元行路遲緩，命在洞內侍母，他一人討來供養。香元感激，以弟兄相稱，二人情投義合，十分愛敬。一日，香遠問

曰：「賢弟行步不便，得啥子病？」香元曰：「我自幼讀書，少有行動，故爾如此。」又問：「為何立地小解，獨不怕臭嗎？」

答：「站著解便不異牛馬，立地免污神靈。」二人極其至誠，各隨母睡。天天都是香遠乞討，香元管食現成，少有出洞。不覺已三

年，聞湘鄉一帶是駱公在辦軍務，賊勢稍平，商量還鄉，要香遠相送。香遠念在交好，只得背母相送。乞討年餘，才到湘鄉原地，

見龍門壯麗，戶宇輝宏，樹木青蔥，牆垣高固。家中男婦都來迎接，叩頭問慰，把香遠母子安於客廳。茶罷洗澡，拿出華美衣服，

命母子穿戴，喊入中堂見禮，見老姆鳳冠補服，香遠大駭，雙膝跪地，老姆扶起還了一禮。又一美女也來見禮，香遠駭得卻退。美

女曰：「哥哥就認不得小弟嗎？」香遠曰：「你是香元兄弟嗎？」美女笑曰：「你看是否？」大家歡喜相拜，朝夕款待，盡是好酒

好菜。

　　且說老姆之夫名史南垓，妻向氏，一子一女，女名香蓮。家極富足，每年要收萬金租利，府縣俱開有字號，為人豪俠，仗義疏

財，早已亡故。因發逆作亂，母帶子女出外逃難，女扮男裝，取名香元。中途遇賊，子因顧母與妹，自己落後，故為賊所獲。母女

逃脫，來至川省瀘州，與桂香遠相遇。史子拉進賊營當兵，後為彭玉麟所獲。史子哭訴情由，彭公憐之，收為義男，屢立奇功，升

為游擊，告假還鄉。抵達家門，不見母妹，命人尋訪，並無跡音，假滿回營。後家人來報母妹已歸，乃稟告彭公，回家相會，抱頭

大哭。母以在外之苦並桂母子相待之情告之，且言香遠忠厚，可許婚姻，其子喜允。次日，請鄰翁為媒，與香遠說明，招他為婿。



香遠曰：「我家貧寒，怎敢高攀？」翁曰：「你們南北各在一方，相逢於患難之中，豈非天作之合乎？」香遠稟母，然後應允。於

是擇期婚配，一家皆喜。

　　過了三月，史子帶香遠進營，與他保舉功名，後來破了江南，俱得大功。史升協台，香遠升道，以母老致仕終養。又奏母苦

節，皇上准旨，誥封桂母貞烈一品夫人，發庫銀三千，原郡建坊。香遠回家，富貴雙全。香蓮後生二子，俱為顯官。桂母亦享高

壽。餘友宦游湖南，曾與香遠同席，見其人豪爽，行動灑脫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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